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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洱水之神”段赤城庙宇的人类学考察
摘要：大理白族水神信仰体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嬗变。随着不同宗教的融合，明清之际，龙王头衔被移用到白族
英雄段赤城的身上，段赤城因此成为兼具各种宗教信仰元素的龙王、龙神、本主和水神，其最突出的身份是大理白族本土
的水神——“洱水之神”。本文在对大理洱海流域塑有段赤城神像且一直都有明确祭祀活动的11处庙宇进行了多次田野调
查的基础上，形成此考察报告，介绍这些庙宇的概况、部分传说等，呈现“洱水之神”在洱海流域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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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洱海流域，水神信仰和概念的出现要远
早于“龙王”，龙王只是水神佛教化的一种表现
形式，而“龙王”在大理及中国的普遍出现要得
益于本土宗教和区域信仰的融合。如在道教经典
中，涉及龙王信仰的文字不仅出现得较晚，而且
也多来源于佛教典籍。明清之际，龙王信仰已经
在中国大地定型，少有变化，龙王已然成为法力
巨大、普救人间的重要神灵①。随着不同宗教的融
合，龙王头衔被移用到白族英雄段赤城的身上，
段赤城因此成为兼具各种宗教信仰元素的本主、
龙王、龙神和水神。
如今还供奉段赤城的村寨主要分布在洱海西
岸及洱源地区，在这些村庄中作为龙王的段赤城
有多种称呼，有洱海龙王、四海龙王、东海龙王
及小黄龙王等，所讲故事虽有些许差异，但都是
同一所指。据田野调查所知，洱海流域有些村落
也塑有不同形态的段赤城神像，但塑有段赤城神
像并有明确祭祀活动的庙宇共有11处（见图1），
本文仅集中探讨这11处庙宇。
一、下关宝林寺
宝林寺古称宝林香社，隐藏于苍山斜阳峰东
麓的山谷中，四周青松环绕。该寺是羊皮村、大
展屯、宝林村、荷花村的本主庙。羊皮村为白语
叫法，今改名为“阳平村”；大展屯又分屯南、
屯中、屯北、清平四村；荷花村分上下两村，因
此宝林寺实际上是
八个自然村的本主
庙。宝林寺正殿主
要塑有三尊神像，
为该村三位复式本
主  。 正 中 塑 的 是
“白难陀龙王”，
据说白难陀龙王开
渠引水，恩泽八村
百姓，所以被供奉
为本主，他同时也
是南阳溪龙王；左
边塑斩蟒英雄段赤
城，其左边的侍者
手捧剑盒，内置五
把宝剑，这些剑正
是段公斩蟒时所用（见图）。所葬段赤城的蛇骨
塔位于宝林寺佑下羊皮村，塔已于明永乐年间被
山洪所毁，原址附近另有一座南诏古塔——佛图
塔，后人常将此塔误认为是蛇骨塔②。据说在蛇骨
塔原址处曾有一块刻有“唐义士段赤城之墓”的
墓碑，可惜已于19年遗失。右边塑的是新王太
子，他威严端坐，作拔剑状。新王太子名叫沈忠
宓，是天宝战争时唐将李宓的二将，在和南诏军队
作战过程中，阵亡于苍山马耳峰麓，被战后落籍下
图1：洱海流域段赤城
庙及部分水神庙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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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唐朝将士奉为本主，并塑像于庙中供祀①。与
宝林村相隔不远的打渔村其本主便是新王太子，
而新王太子也是湾桥镇湾桥村的复式本主之一，
该村另一位本主是大黑天神。供奉本主的大殿两
侧有两副对联，一书“开山引泉，八村受益，白那
陀洪恩传万世；斩蟒除害，四处得安，段赤城义胆
照千秋”；另一书“护国佑民施甘泉，滋润八村；
侠风义胆除蟒害，恩泽四邑”。
二、天生桥江风寺
江风寺位于下关城西西洱河河谷深处，连
通大理与滇西地区的大保（大理至保山）高速公
路延西洱河向外蔓延，将江风寺与河谷北岸的山
峰割裂开来，因而进入江风寺须过一座高桥。高
桥入口有一花岗石制牌坊，上书“南天屏障”四
个大字，充分体现出龙尾关作为大理南端隘口的
重要性，自古天生桥也被称为“天生关”。天生
桥实际上就是横架在西洱河上的一块巨石，石下
有孔，西洱河水便流经此孔西去，江风寺便建在
这天生桥之上。据说南诏时江风寺下便筑有城堡
巩固“天生关”，该关还与阁罗凤（1—9
年，南诏第五代君主）时期修建的龙尾城城墙相
连。天生桥前有一座现代化的水闸，取代天生桥
的泄水功能。江风寺前立有许多名人碑刻，其中
一块刻有“汉诸葛武侯擒孟获处——赵洲牡武昌
立”。明末大理明僧担当和尚曾于此留诗一首：
“道人有志在青霄，未晓焚香上早朝。山到海边
不入海，掉回头去搭天桥。”
江风寺为下关打渔村管辖，该村本主为“新
王太子”，在村中另建庙宇祭祀。西洱河曾经是
洱海弓鱼最重要的产卵洄游地，打渔村以前便以
捕鱼为生。寺前几块大理石碑上刻有《江风寺叙
碑》，记载了多个有关江风寺的传说故事，如龙
打洞、风关桥、四擒四纵孟获、狐僧大战、风伯
雨师争高下、小黄龙为民除害等。据《江风寺叙
碑》记载：“江风寺始建于唐（南诏时期），由
民间集资建设，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江风寺正
殿为风伯雨师殿，后建观音阁，旁建有魁阁、海
珠楼等建筑，四周被龙尾城墙围住，既是人们
祭祀风伯雨师的场所，也是古代守关兵士的驻
地。”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为江风寺庙会，四月
二十日为求雨庙会，八月十三日为黄龙会。其中
“小黄龙为民除害”的故事便是“小黄龙大战大
黑龙”的版本。江风寺大殿正中塑有“风伯雨
师”像，二神并列而坐，坐西朝东，身穿铠甲，
形态威严。左者为雨师右者为风伯，雨师右手握
剑，风伯右手执风令。下关因终年风吹不止，故
又称“风城”，而这些风便是由西洱河口吹入。
坐虎执锏的武财神塑于大殿右侧。龙王段赤城则
塑于左侧，他身着云浪纹黄底龙袍，左手叉腰，
右手执枪，正襟危坐。由神像安放的位置可以看
出，江风寺中的主神是“风伯雨师”，段赤城是
配神（见图）。
①大关邑村党总支、村民委员会，姬山云、郑文进：《大关邑村志》，杨跃雄田野调查中在大关邑村收集的内部资料
（2016年8月收集）。
图3：下关江风寺小黄龙像图2：下关宝林寺段赤城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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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坪村应海庙
应海庙位于石坪村西，团山山麓，洱海东南
岸，站在院内可仰观洱海碧波千里。龙王神像塑
于大殿正中，他端坐龙椅，两边都有武将守卫，
背后画有一幅“二龙夺日”图（见图）。应海庙
右厢房是石坪村祖祠，内供一牌位，上书“石坪
村合村各姓门中宗祖宗亲等魂位”，牌位前点有
两盏长明灯，并供有果酒糖茶。庙宇左侧有一院
文昌宫与其连通。另外，石坪村中心有一座“南
海将军庙”，虽然并非本主庙，但是其香火明显
盛于应海庙，外人甚至认为“南海将军”才是该
村本主。村民将应海庙称为龙王庙，庙内立有两
石碑，一老一新，老者为《龙王碑铭》，置于大
殿石梯右侧，为红砂岩石质，沉稳大气，字迹清
晰。新者为《重修应海庙碑记》，立于00年10月
1日。据碑文介绍，应海庙始建于明英宗正统十二
年（1年），即《龙王碑铭》刻立的年份，距今
已有0多年。其间多有修缮，尤以民国三十三年
（19年），耗资甚富，但均属土木结构，不经久
远。00年，石坪村又集体出资0万元，拆除土木
建筑，重建该庙。立于该庙内的《重修应海庙碑
记》上写道：“于原址重建钢筋混凝土之辉煌庙
宇，并于当年重塑庙祀神祇金身。 本主为白族人
民敬仰之英雄，南诏义士段公（讳）赤城。洱海沿
岸多寨祀公为本主，石坪村亦列于其中也”①。
四、洱滨村本主庙
洱滨村近阳南溪下游，南距下关城公里，
古称“螺蛳村”。其本主庙位于村中心菜市场以
东，老庙修建于光绪二年（公元18年），后于
198年重新修缮，今庙则是在000年所重建的钢
筋混凝土建筑。洱滨村本主称为“东海龙王”，
其神像塑于大殿中央神坛之上，左右各塑一位部
下，左为托剑武官，右为捧印文官。主神左边塑
有小黄龙像，举剑作挥砍状，其样式神态与天生
桥江风寺的小黄龙神像类似（见图）。右边塑
有三眼六臂、紫体獠牙的大黑天神。文武财神和
执“恭喜发财”四字条幅的文官塑于大殿南墙，
牛马二神和手执“六畜兴旺”四字条幅的猪神塑
于大殿北墙。大殿两侧挂有一副对联，“兴云沛
雨显威佈泽亿万载庙貌巍峨，尽心劳身疏榆治洱
千百年神恩浩荡”。洱滨村这位“东海龙王”具
体姓甚名谁，我们田野时询问庙中的老斋奶，她
们已多有不知，但当地的老爷爷们却证实，中间
者为四海龙王，居左者为黄龙神。
五、龙凤村洱水祠
龙凤村位于大理古城以东洱海之滨，供奉段
赤城最重要的庙宇——“洱水神祠”，便坐落于
该村。龙凤村白语称“都使盟”（Dvf sid mel），
意为“东边海神居住之地”。洱水神祠为传统土
木结构建筑，正殿坐西朝东，雕梁画栋，古朴雅
致。大殿正中挂有两幅匾额，上者金底黑字，书
“洱水祠”；下者朱底金字，书“玉洱民天”，
苍劲有力。殿两侧挂有一副对联，上联书“妙
感绿桃万古昭垂龙王庙”，下联书“义歼黑蟒千
图5：下关洱滨村本主庙小黄龙庙图4：下关石坪村应海庙段赤城像
① 《重修应海庙碑记》，杨跃雄田野调查收集（2016年8月）。
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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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永传无字碑”。殿前走廊有一口“钵井”，井
上盖有香台，该井如今还能使用（见图）。大
殿内共塑三尊神像，我们询问正在殿内点烛化表
的老人，得知居中者正是“洱水之神”段赤城。
段赤城危端坐龙椅，手持金笏，身披黄袍，背后
有九龙缠绕。他鼻大眼圆，怒目前视，露出下方
虎牙，一副严肃龙王像。其左右两护卫，一人拿
弓，一人持印；大殿左边身披铠甲、手持长矛的
是“龙王三太子”；右边头戴乌纱帽，着官服，
托剑蓄须的老者是“五老爷”。殿内南侧供有三
个牌位，中间大两边小，依次是“龙王三太子之
位”“翊连阖闢乾坤裔慈圣帝洱海龙王大圣之位”
和“本主五老爷之位”。由牌位可见，龙凤村的本
主是“五老爷”，如今他们已成为该村的“复式本
主”，而“五老爷”却似乎成了段赤城的配神。
“洱水神祠”右侧是财神殿，内塑骑虎举锏的
武财神。据财神殿外墙镶嵌的《重修“洱水神祠”
序》载，庙宇重修于1998年，右边有一排厢房，一
楼是龙凤村“莲池会”和“老年协会”的休闲场
地，二楼则基本被废弃，不过里面保留有一些古老
碑刻。神祠前面以前是深水鱼塘，000年以后，大
理市施行“退塘还海”政策，鱼塘被挖毁填埋，现
在该处变成一个船港，停泊游艇和渔船。
六、古生村龙王庙
古生村坐落在湾桥镇，阳溪（也称“鸡鸣
江”）入海口以南，是洱海流域比较典型的白族
传统村落。古生村本主为托塔天王李靖，其庙称
为“水晶宫”，又有一座三教合流的老旧庙宇和
古戏台，古色古香。其龙王庙位于村东洱海边，
坐西朝东，与周边的栈道和湿地公园合为一体，
安静清秀。据老人们讲述，该村龙王庙修建于
199年，是一座土木结构的仿古建筑。庙内大堂
中间塑洱海龙王，身穿盔甲，张口露牙，怒目直
视。龙王身后有绿、蓝、红三个龙首伸出，其左
右分别站立头顶鲤鱼和海螺的两护卫，左者握鱼
叉，右者举圆锤，皆狰狞威严（见图）。龙王庙
南端塑张姑太婆，这是一位身着黄衣、慈祥端庄
的女性神，其左站一位手持拂尘的仙女，右站一
位手捧仙桃的仙子。龙王庙北端塑的是取经归来
的唐僧四师徒，四人上飞下行，画面生动。
古生村靠海而居，临湖而渔，村西又有千亩良
田，这些都需要龙王的佑护。龙王庙修建之前，村
民若要求拜龙王，只能去邻村向阳溪村的龙王庙。
该庙位于阳溪入海口以北，原是一座土木结构的小
庙，后因年久残破于01年重修，现为混凝土平房
结构。庙内塑龙头人身的龙王和两位人像龙子，以
及风伯雨师和两位巡海夜叉。向阳溪村龙王庙庙
小院狭，又受本村莲池会管理，古生村居民每去敬
祭，多觉不便，才下决心自发修建了自己村的龙王
庙。据该村老人讲，庙内所塑龙王是洱海龙王小黄
龙，与龙凤村和河矣城村的龙王是同一位。
此外，原本古生村龙王庙内只准备塑龙王一
神，但有传说认为唐僧师徒取经和白族人放生的
习俗与古生村有关，所以又塑上了唐僧师徒四人
像。古生村龙王庙旁的立石背面对该故事介绍如
下：相传，唐高僧玄奘师徒到西天取得真经返回
东土大唐传佛经路上，在农历七月二十三这天，
准备从古生村渡过洱海，不料船刚起航，海边棕
树上一只乌鸦突然大叫，龙马受惊脚下一滑，唐
僧师徒、白马和经书都纷纷落入水中。唐僧师徒
图6：龙凤村洱水神祠 图7：古生村龙王庙段赤城及鱼螺二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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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挽救漂流的经书，由于水深浪急，有些经书
已经下沉。下沉的经书有些被洱海中的鱼吞吃
了，而沉底的经书被泥鳅发现，它们便齐心协力
把经书由海底拱到海面，让唐僧师徒得以收回经
书。后来，佛祖知道了这件事，为了惩恶扬善，就
让佛家弟子在念经时不断敲打木鱼，让鱼把吞食
的经书吐出来，以明因果报应之理。而为了表彰
泥鳅抢救经书有功，让天下信众于每年农历七月
二十三日这一天，到洱海边放生泥鳅，以表我佛好
生之德。于是，众信徒在古生海边修建了龙王庙作
为放生活动场所，古生放生会就成了大理人民祭
海祈福，珍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盛大节日。
七、河矣城村“洱河祠”
“洱河祠”在喜洲镇河矣城村中心，坐西
朝东，大门正对一古戏台，中间为广场。洱河祠
为一进两院式土木结构，较之龙凤村洱水祠，虽
宽敞不足但精致有余。其大门上方悬挂有一大理
石制匾额，中间写有“洱河祠”三个大字，上方
从右至左横写“仙都河矣城”几个字，下方则从
右至左竖写几列小字，“大殿高塑洱河灵帝，下
首站列六部朝臣，鱼螺二神栩栩如生，大殿左塑
子孙娘娘，大殿右塑九隆圣母。本洱河祠历史悠
久，是绕三灵必经之地”。如匾所述，庙中所塑
神祇可大体知晓（见图8）。大门有一副对联为
“百二山河归掌握，万家灯火封神灵”。洱河祠
除了是供奉龙王段赤城的庙宇外，还是白族“绕
三灵”活动中“仙都”之所在，其大门右侧便有
一块由大理州非遗保护中心于01年立的石头，
上刻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族绕三
灵”“仙都·洱河神祠”等字。需要指出的是，
许多人将绕三灵的“仙都”误认为在金圭寺村，
实际上河矣城村与金圭寺村南北相接，而所谓
“仙都”实际上便是“洱河祠”。大门进去第一
院为简易厨房、储物间和老人们的休憩场所。第
二院是正院，而大殿内所塑之神便是之前匾额上
提到的那些，只是其中鱼螺二神并非如古生村龙
王庙内鱼首螺首的“水鬼”护卫样，而是手捧金
鱼和大螺的文官。
大殿格子门上雕刻有“与蟒皆亡”“诏王祭
奠”等图案。殿内墙壁上还彩绘有河矣城版的段
赤城斩蟒故事。大殿外挂有一副对联，“舍身赴
死除孽蟒神恩远传百里外，仗义成仁佑士民圣德
长荫三村中”。左院墙上嵌有四块大理石石碑，
分别为《再塑洱河灵帝神仪碑记》（00年）、
《重立“洱河祠”碑记》（00年）、《“洱河
祠”碑记》（1年）和《重修“洱河祠”大殿
捐资碑记》（00年）。
八、喜洲镇九坛神庙
九坛神庙位于喜洲镇中心四方街以东，为该
处各村之本主庙。据嵌于庙内的《九坛神祠重建
碑》载，九坛神庙原称“九宫神坛”，南诏异牟
寻嗣位于公元9年（唐大历十四年），御居史城
（即喜洲），学唐制各建神祠，该庙便是异牟寻
所建神祠之一。原庙早已不复存在，后喜洲乡民
又于00年几经筹划，重建九坛神庙大殿，塑九
坛本主像。该庙的传说缘起，历史上各有说法，
《九坛神祠重建碑》认为今作“祈雨会”合适，
因为庙内本设有一座祈雨台，和一方刻有“甘霖
澍雨”四字的匾额。而主流的故事认为，喜洲因
干旱，邑人请来九位本主聚此集会，目的是请他
们代邑人请各地龙王降雨。这九位本主神包括建
国皇帝、大黑天神、阿利地母、柏节夫人①、洱河
灵帝、爱民皇帝、三灵皇帝、中央皇帝、护国皇
帝。另有说法，认为九位本主是灵镇五峰建国皇
帝（五台峰神）、鹤阳摩诃金钵伽罗大黑天神（密
图8：河矣城村“洱河神祠”内段赤城像
①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人口述时所称的“柏节夫人”有多个称呼，如“柏洁夫人”“柏洁圣妃”“邓赕白姐圣妃”“白
洁圣妃”“白洁夫人”等，均指邓赕诏主的夫人。出于尊重当地人的表述习惯，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时他们所使用的称呼。
人类学
10
2019 年第3期《民族论坛》
教护法神）、宾阳王崇建国鸡足名山皇帝（鸡足
山神）、曩聪独秀应化景帝（曩聪山神）、凤罔
阖乾坤懿圣帝（凤山神）、河矣龙王妙感玄机洱
河神帝（段赤城）、邓赕白姐圣妃神武阿利帝
母（始祖母神）、桑霖元祖镇子福景帝（元祖
神）、狮子国王一德天心中央皇帝（段宗榜）①。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农历四月，农事大忙前夕，
各村本主相约聚于此庙协商分水事宜，但是奈何
田多雨少，各位本主又爱民心切，都想为本村争
取更多的雨水。于是，诸神久辩不明，一直从天
黑争论到天亮公鸡打鸣，眼见日升于玉案山，已
然回不去了，索性便就此合住在了九坛神庙。
九 坛 神 居 大 殿 中 堂 ， 分 为 两 排 前 四 后 五
列 坐 ， 除 了 白 洁 夫 人 （ 即 上 文 中 的 “ 柏 节 夫
人”）、大黑天神、中央皇帝可一眼分辨外，
很多当地人也说不出哪位是龙王段赤城（见图
9）。实际上，该庙原本有一位本主，只是在这
九位“别村”本主借居此处后将中间的位置让了
出来，现在只能偏安于庙之北侧，自然也多被冷
落。而这种原来本主让出中央的主人位给外来的
神的情况在大理也并不鲜见，本文中提到的海东
沙漠庙，以及龙凤村洱水祠便有这种情况。
九、下沙坪村清官庙
清官庙位于下沙坪村东，近罗时江入海口，
据位于清官庙正房东墙的《沙坪村关于收回清官
庙纪事》（立碑于1990年月1日）载：清官庙
始建于唐元和十一年，原祀南诏王劝利晟时斩蟒
英雄段赤城，按明艾自修所编《邓川州志》称为
“青男英灵持（赤）国景帝庙”，并祀御史清
官，即称“清官庙”。除村民祀奉本主外，以风
光明丽著称，庙前古有洱海四阁之首的“水月
阁”，明以前为邓川八景之一的“海月明楼”，
后称“山市秋涛”。历代石刻均毁于动乱，仅存
明崇祯丙子年《重修水月楼记》碑一块。《重修
水月楼记》现还存于庙内，只是字迹已腐蚀不
堪，无法辨全，只剩崇祯落款依稀可见。
庙内《水月阁古碑》（刻于01年农历六月
十五日）上介绍：水月阁为洱海四大名阁之一，
建于元末，盛于明代，此阁建于庙前水中危岩
上，《邓川州志》称其为“水月明楼”，是邓川
八景之一。嘉靖丙戌（1年）秋，杨升庵、王
元吉、李元阳等人曾泛舟游于此，并刻“丙穴”
二字于石壁，明末徐霞客也曾由此问路到花树村
访“十里香”名花。该阁在明天启乙丑年（1
年）倾毁，崇祯丙子年（1年）重修，又毁于
清嘉庆年间②。田野调查中得知，村里上几辈老
人曾多次找其原址未果，仅存此碑。1991年云大
教授王云先生曾拓片，但全文已难辨清，现海水
下降，公私建筑栉比而兴。原有多处石刻均被毁
尽，今将古碑立此允以保护。
018年月，我们去清官庙时，几位来自波罗
塝村的师傅正在对庙内的神像和彩绘进行翻新，
因此诸神都看起来格外光鲜亮丽。龙王段赤城塑
于大殿正中，端坐虎椅，面目严肃，左手捧珠，
图10：下沙坪村清官庙内段赤城像图9：喜洲九坛神庙内的“九坛神”
①云南省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室编：《民族文谈》，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②《水月阁古碑》，杨跃雄田野调查收集（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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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似作无畏印，其身穿官服，头戴五龙冕，龙
头金三银二；两位夫人各捧宝物，头戴凤冕，分
别坐于赤城左右。三人前面立有两座小神像，分
别是文武官员（见图10）。大殿两侧又摆有多座
木制段赤城及其家眷的雕塑。
十、青索村小黄龙庙
青索村位于洱海上游，距洱海约有五公里，据
说诸葛亮南征云南时曾于此处结藤为桥得以过河，
“青索”一词便来源于此。两条洱海主要的入海河
流——弥苴河和永安江穿村而过，现村内还保留有
一座建于明代成化年间的天衢桥，小黄龙庙便夹于
两河之间。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庙内《重塑黄龙金
身纪念碑》，据其记载，小黄龙庙始建于199年，
0世纪0年代黄龙金身被毁，庙舍殿堂挪作他用。
改革开放以后龙神信仰得以恢复，该村莲池会翻修
庙舍，整理殿堂，恢复了庙殿原貌，并于199年月
再次塑起黄龙塑像。但因当时塑画技术不精，神像
不够“观瞻”，莲池会便在群众的支持下于1999年
重塑了黄龙金身，并对殿堂进行了装修 ①。
小黄龙庙为一进式小院，庙舍是土木结构，
已较破旧，大门门檐上写有“潜龙肇庆”四个大
字，大殿东西两侧分别塑有一文静书生和骑黑虎
的武财神，中央主位则是黄龙神的塑像，龙神垂
耳瞪眼，身穿铠甲，威严坐于龙椅之上，背后有
五个龙头伸出，其左右分别有一螺头护卫和一执
卷文书（见图11）。子孙娘娘塑于其左侧，其
右侧塑的是一位手捧金色鲤鱼的妇人。我们询问
青索村莲池会的老人，得知该妇人为小黄龙之生
母。他们并不清楚龙神姓甚名谁，没有听说过段
赤城，也不把其生母唤作龙母。而老人们告诉我
们的关于“小黄龙”的故事版本是：黄龙神的母
亲为青索村人，一日她到弥苴河岸洗菜，其间忽
有一尾金色鲤鱼向她游来，白族人不食金鱼，
她便将鲤鱼推回江中，不料鲤鱼还是向她游来，
甚至要跳到她怀里，她只能又将鲤鱼放回江中。
如此几番以后，鲤鱼依然不走，妇人认为这是天
意，便将金鲤放入筐带回家中独自煮食。不料便
因此怀孕，几月之后她生下了一个金灿灿的小男
孩。之后的故事就与主流的版本一样了，即小男
孩长大以后化为小黄龙与洱海中的大黑龙大战，
因拯救黎民苍生而被封为洱海之神。其实青索村
的本主另有其人，小黄龙庙则被两江沿岸的白族
居民广为祭拜。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是小黄龙
庙的会期，俗称“海灯节”。节日当天，群众在
此放莲花灯，黑夜里两条长河中万盏油灯顺流而
下，疑是银河落九天，场面十分壮观。
 十一、茈碧湖龙王庙 
茈碧湖位于洱源县东北，距洱海0多公里，
其湖水乘弥苴河向南流去，最终注入洱海，此湖
是洱海的源头。茈碧湖龙王庙在湖西北呈半岛状
的罢山之麓，该庙占地宽广，有新旧两座庙宇，
旧者在前，新者在后，里面供奉的都是段赤城。
老龙王庙以一个走廊中堂作门，门檐挂一块黑底
金字匾额，上书“龙王庙”三个行书大字。走廊
左右两角分立两座齐人高的塑像作为门卫，左为
虾兵，右为鱼卒，皆左手叉腰，右手执戟，作恐吓
图11：青索村小黄龙庙内黄龙神像 图12：洱源茈碧湖老龙王庙段赤城一家
①《重塑黄龙金身纪念碑》，杨跃雄田野调查收集（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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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庙内正殿塑有龙王段赤城一家，段赤城左手
捧斗，右手举笔作魁星状。其妻双手捧“降雨印”
坐于左侧，其子则手握如意坐于父母中间。他们
的背景是一幅双龙行雨图，图两侧有一副对联，
上联书：“神恩洋溢乎群众成正果行天道泽润万
物”，下联书：“帝德显著于唐朝斩妖蛇为人民笃
身除害”（见图1）。新龙王庙离老龙王庙不过百
米，为混凝土平房结构，正殿上挂有一块写着“金
殿”二字的牌匾。殿内亦塑有段赤城一家，段公居
中间位，姿态与老庙内相似，只是头顶多了一顶五
龙冕，又露出下腭虎牙，以显示其龙王身份，其子
塑于左，妻塑于右。门口有一副金字对联，上联书
“赤胆精忠烈奋勇献身斩决天生桥蛇怪除灾灭害民
安乐”，下联书“忠心又实意施泽乡里官封茈碧湖
龙王重建金殿表报恩”。
 结语
在大理白族水神信仰体系多次嬗变的过程
中，段赤城被视为兼具各种宗教信仰元素的龙王、
龙神、本主和水神，其最突出的身份是本土水神，
被称为“洱水之神”。段赤城信仰在大理洱海流域
分布广泛，影响较大。通过对塑有段赤城神像并有
明确祭祀活动的11处庙宇所做的人类学考察，可
以看出宗教信仰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历
史时段，各种神祇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有来有去。
同样，庙宇也要历经一个流变的过程，依据不同
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有毁有建。一般来
说，单就龙王庙而言，在民间层面的修建主要是出
于求雨、治洪、防涝、促渔、祈福等目的。而人类
对水的依赖，尤其是农耕社会对雨水的需求及对
自然环境既畏惧又崇拜的复杂心理之下产生的崇
拜水神、祭祀水神，都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段赤城庙宇，不仅是白族日常宗教实践的一个
依托，而且是人们将现实中丰富充沛的生活意义
投射于其中的文化生产空间，具有宗教和现实的
双重意义，值得做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责编  李陶红）
吸收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存在糟粕，与
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毕竟属于不同的历史范畴
和知识体系，因此在公安执法中两者之间呈现出
既统一又对立，既互动又冲突的复杂关系①。随着
人口流动性的加大，处理这种复杂关系已经不仅
仅限于民族地区，这就要求学员掌握丰富的民族
学知识，怀有真切的民族情感。
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
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
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②在公安
工作和队伍建设工作中，警务人才起着决定性作
用，只有明确新时代公安教育的历史定位，立足公
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实际，才能不断增强公安教育
①刘冠博，张晓萍：《浅谈公安执法中民族习惯法与现行法律的调适》，《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 2017年第2期。
②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教育》2014年第19期。
③潘乃穆、张海焘主编：《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641—643页。
④麻国庆：《永远的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02页。
的时代性、针对性。潘光旦先生对社会教育有过
这样一段论述：“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
人的人格的培养。每个个人的人格都是独立的，
有差异的，因此每个人应当受到其相当的教育，也
就是说与其才品高下相适应的教育。”③198年美
国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大学的目的，不
是教导学生某一单项技能，而是能够给他们广博
的通识，不是打造某一领域专家，而是注重培养
能够团结群众，引领社会的通才。学生从大学所
获得的，不是零碎知识的供给，不是职业技术的
贩售，而是心灵的刺激与拓展，见识的广博与洞
明，使其成为“完整”的人。民族学这一学科在
对培养学生作为“完整的人”方面是一门不可缺的
教养性课程④。民族学对于公安教育改革中培养卓
越警务人才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责编  李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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